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♣　主題宣導欄　♣
一、★親職教育篇★
文章精選～【家庭教育力量大 讓吳季剛兄弟難忘】
作者：udn STYLE記者陳若齡

選自：https://style.udn.com/style/story/8065/971745
    人的記憶就是這麼有趣，某些不特別重要的小事，卻在孩子心中留成了永遠，家庭教育的力量和潛移默化，也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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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 身教潛移默化
    講起小時候，吳季剛記得最清楚的，還有外公教他騎腳踏車，「那時住在內湖，有個大斜坡，外公把我車後面兩個小輪子拿掉，就直接把我推下斜坡，然後我就會了，就是從那時候，那一秒起我做任何事就是這樣，勇敢而直接的迎面去做。」小時候他也常問媽媽，為什麼家裡不像同學家那麼大，而是有70年歷史老房子，家具也都是骨董，這和與當時移民去加拿大的眾多華人家庭都不同，「他們買的房子叫做『怪獸屋monster house』，一整個區都長一樣，每間都是紅色的屋頂、紅色的磚，裡面則是金色亮亮的東西，地板都是大理石，鋪地毯，每一家都長一樣，又大又漂亮。」吳季剛回憶，「那時感覺我們那個家好窮，但經過這麼多年以後，現在你去我辦公室看，沒有一樣東西是新的，全都是骨董，最後才明白真正有味道、有想法的人不需要跟別人做一樣的事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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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季剛也想起小時候媽媽最討厭他們把浴室用濕都不擦，那時候都覺得好麻煩，又要關燈又要擦東西，擦在褲子上不就好了，「現在我們公司有4間廁所，每天晚上8、9點以後，我都會去擦乾淨還關燈，有一天我又在那裡擦東西，擦到一半時，驚覺『Oh My God，我跟我媽一樣』經過30幾年，我竟變成跟我媽媽一模一樣的人。
    吳季剛笑說自己受母親影響多，季衡則感受到父親的影響，尤其因為是哥哥，父親會對他講比較多事，一起經營公司後，也經常發現父親期望要做的方向，我已經在做
謝謝爸媽 做孩子真實的後盾
    或許，有人會說靠移民求學才能給季衡、季剛好的教育環境，也才能有今日成就，但無法移民怎麼辦？事實上，父母給予開放的教育空間，放手讓孩子多接觸新事物，且要參與其中，無論在什麼環境都能讓孩子身心健康成長。「我爸媽會給我們一個guideline（規則），其他該放的他們就會放，然後他們會在旁邊看著，You do things by yourself, but not alone.（你是獨力完成這件事，但不是孤單的），這很重要，如果心感到孤單就會恐慌，」吳季衡說，「但這不是說要一直在身邊，你距離我近我也可能會覺得孤單，重要的是情感聯繫和心的感覺。」
    「我父母親會用他們的方式參與，你可以感受得到，不是敷衍的，這需要很多耐心和時間，」除了媽媽一路陪伴他們兄弟至高中住校才回台，季衡對父親的付出也很感動，「例如我父親雖然沒陪我們去加拿大，但他就像是地基，在台灣支持我們想做的事情，而且他每3個月飛來1次，我朋友的爸爸1年飛1次就很了不起了。小時候只覺得很爽，因為爸爸會從台灣帶好吃好玩的東西來，像耶誕老人，那時候以為爸爸這樣應該的，長大以後才明白這不容易。」
    不斷讓兄弟兩人嘗試學習、挑戰自己舒適圈，並參與討論，再激發更多信心，這是兩兄弟回憶成長點滴，覺得父母為他們做的最好也關鍵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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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傳承 老了還是要工作
    「這就是家庭的style，父母怎麼做，就會傳承。」陳美雲想起有次先生去美國忽然生病，由於病況緊急，住進紐約一間醫院，幾乎沒什麼人知道，但竟然有個墨西哥太太來探病，「她買了一根香蕉、一顆蘋果和一小串葡萄來，因為沒有什麼錢，但那心意讓人感動得不得了。」陳美雲說。
    原來這位太太是吳季剛還在紐約求學時，幫忙打掃的清潔傭，當時吳季剛只靠打工賺錢，但給了這位太太她人生中收過最大的一筆耶誕節獎金，她因感念吳季剛恩情，專程來探望他父親。「我先生不錦上添花，特別尊重並幫忙基層工作、弱勢的人，我在我兒子身上也看到了。」陳美雲說，「我到現在65歲還在工作，就是想讓他們看到，不管你多老，如果是有意義的事情，還是可以去做。」
二、★特殊教育篇★
文章精選～【聲之形：生與死的一念之間，加害與被害的一線之隔】
作者: 雍小狼
選自：http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breakingnews/2022328（自由時報-自由評論網）
    校園霸凌是一個相當多人關注的社會議題，以霸凌為主題的電影或劇集也並不罕見，然而過去的作品多以被霸凌者為主體，主要在關懷被霸凌者的身心創傷，試圖讓他們得到療癒、賦權，或思考可能的對抗方法。然而《聲之形》卻反其道而行，以加害者作為第一人稱視角，更特別的是：男主角不僅是加害者，同時也是個受害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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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讀小學的石田將也是班上的風雲人物，個性活潑的他總愛跟同學打鬧在一起。有天班上來了一個轉學生：西宮硝子，天生有聽覺障礙的她，只能用筆談和手語與同學交流，一開始大家還願意配合，時間久了之後卻漸漸覺得麻煩，也開始排擠或捉弄她，慢慢演變為集體的霸凌。喜歡惡作劇的將也，多次把硝子的助聽器扔掉或弄壞，硝子的母親一狀告上學校後，老師公開指出將也對硝子的霸凌行徑，從此立場對調，霸凌別人的將也反而成了全民公敵，變成被霸凌的對象。「惡霸」的標籤一直跟著將也從小學、國中到升上高中，始終無法脫離這片泥淖的他，開始有了輕生的念頭。他找到了硝子常去的手語教室，打算在死之前將小學時的筆記本還給她，並誠心向她道歉。然而，他們兩人的相遇卻悄悄地改變了彼此的命運……
    校園霸凌是一個相當多人關注的社會議題，以霸凌為主題的電影或劇集也並不罕見，然而過去的作品多以被霸凌者為主體，主要在關懷被霸凌者的身心創傷，試圖讓他們得到療癒、賦權，或思考可能的對抗方法。然而《聲之形》卻反其道而行，以加害者作為第一人稱視角，更特別的是：男主角不僅是加害者，同時也是個受害者，他過去對別人造成的痛苦，全都原原本本地還到了自己的身上。

這樣的情節設計不由得令人開始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：什麼樣的人會成為加害者？什麼樣的人會成為被害者？
    根據我的觀影和生活經驗，我認為這種被害者或是加害者的客觀定義多數時候是十分模糊的。胖的人會被霸凌，瘦的人也會被霸凌；醜的人會被霸凌，美的人也會被霸凌；個人特質不符合傳統價值觀（如較陰柔的男性，較健壯的女性）會被霸凌，平庸不突出的人也可能也因為感覺好欺負不吭聲而被霸凌。尤其在這部電影裡，男主角的立場一夕之間從霸凌別人的加害者變成了被霸凌的被害者，可見被害／加害的權力位置不只跟個人特質和行為有關，大環境的結構或許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。

我個人認為在《聲之形》這個故事裡面，班導師這個角色是引發霸凌的重要關鍵。硝子轉學到班上的第一天，老師不但沒有好好讓學生了解她的特殊狀況，甚至一開始還只用口語叫硝子自我介紹，發現沒反應之後才拍她肩膀示意，顯示老師對硝子的處境也是漠不關心，因此才間接導致了後來同學對硝子「特殊待遇」的不耐煩。另外，當班上同學霸凌硝子時，電影中完全沒演出老師的處置，直到硝子的母親告到學校引發校長關切，老師才公開大力指責將也的霸凌行徑，是使將也反過來變成被害人的始作俑者。而在將也被霸凌時，電影中的老師一樣沒有阻止，才讓這份陰影一直跟著將也直到高中，使他想走上絕路。

    電影版中的老師戲份不多，漫畫版中更明確描繪了老師怕麻煩、漠視霸凌的細節，甚至將硝子視為燙手山芋，間接培養出了一個容易產生霸凌的環境。

對霸凌中加害者的細膩觀照，是《聲之形》的可貴之處。本片中除了男主角將也之外，同班同學裡的植野、川井、島田在男女主角輪流被霸凌的時候，都或多或少站在了加害者的立場上，他們並不是窮凶惡極的邪惡之人，一開始無心的玩笑到後來逐漸變得不可收拾，以致於他們長大之後心中一直都帶著一股罪惡感。《聲之形》沒有一口氣把他們都打入十八層地獄，反而隨著劇情進展，給予他們許多次贖罪的機會。電影中不帶批判地，讓加害者植野對被害者硝子理直氣壯說出「其實你一直不抵抗的逃避，也讓我覺得很不舒服」，更是不畏衝撞政治正確的界線，拉出了人性更多層面，增加了作品的深度。
    導演山田尚子曾執導過《K-ON！輕音部》、《玉子愛情故事》等動畫作品，擅長校園故事的青春活潑以及日常生活的清新刻劃，《聲之形》的主題雖然是沈重的霸凌和自殺，但在山田尚子輕巧的分鏡（如將也搶奪硝子助聽器時的快剪）、溫和的色調，以及獨具幽默的表現手法（如將也不敢面對的人臉上都會打個叉）之下，讓本片不會過於陰暗難以消化。而在台灣動畫迷中擁有廣大人氣，暱稱「京阿尼」的京都動畫公司其作畫功力更是有目共睹，充滿空氣感的精細筆觸在大銀幕上看起來特別美麗動人。

    原惠一獲得安錫國際動畫影展特別獎和觀眾票選獎的《Colorful 多彩奇幻之旅》，也是關於霸凌與自殺的長篇動畫電影。劇情描述一個罪孽深重的靈魂因為天神開恩，獲得重返人世進行修煉的機會，他寄宿在一個自殺死亡的國中三年級學生，小林真身上，以他的身分復活重新體驗人生。一開始靈魂不懂生活看似平凡的真為何要自殺，後來逐漸發現被霸凌的孤獨與絕望、喜歡的女同學從事援交、原本各自忙碌漠不關心的家人以及外遇出軌的母親，是真決定輕生的原因，這些現實也一點一點壓垮了靈魂，讓他幾乎想要放棄這人間的修煉。直到親切友善的早乙女同學出現，第一次交到朋友的靈魂慢慢發現了世界許多美好的面貌，也才察覺令人震驚的事實…… 本片直視援交、霸凌、性侵、外遇、升學壓力、核心家庭崩壞等沈重議題，卻在結局綻放出無比溫暖的力量。

    「我雖然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顏色，但可能每個人都是多彩繽紛的吧！」這句點題的台詞指出了傳統觀念僵化的問題。不論外型、膚色、社經地位、性別氣質、有無障礙，如果社會能夠擁抱多元價值，不再處處規訓人們只能成為某種刻板的樣貌，或許就能減少許多霸凌與走投無路的人吧。如同許多跟自殺、霸凌相關的影視作品一樣，《聲之形》與《Colorful 多彩奇幻之旅》提示的解決之道，也都是以朋友的接納與歸屬感化解主角想輕生的念頭。日本NHK曾經針對年輕人的自殺問題製作過一系列節目探討，他們發現只要說出心中的煩惱和自殺的想法，許多想輕生的人就能夠獲得繼續活下去的力量。別逼迫每個人一定要正面思考，用傾聽和陪伴代替指責，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在自殺者徘徊於生與死的一念之間時，伸出溫暖的援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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